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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人类社会共生的语言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随社会不断

发展演变，由简单而丰富，由粗疏而精密；在作为人类社会赖以

运行发展的重要交际工具的同时，语言又成为人类认识自身历

史、文化的重要标志。对语言，人类早已不满足像一般工具那样

简单地使用它，而是主动地将其作为蕴涵丰赡、不可或缺的民族

文化载体去认识、探讨、研究。无论是肇自二千多年前中国、印

度、希腊等国家对人类语言的早期研究，还是近现代诸如：洪堡

德的语言“民族心理说”、保罗的语言“个人心理说”、索绪尔的

语言“符号体系说”、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“公式说”、马克思的

语言“思想的直接现实说”，以及乔姆斯基的“生成语言能力说”

⋯⋯无论哪种语言研究学派，无论研究哪种民族语言现象，他们

的共同目标总是欲阐明他们对语言所持的看法，欲描写语言的面

貌和揭示蕴涵其中的属性、特质，欲证明语言及语言研究的实践

应用范围和理论指导意义。同样，对作为人类语言的特殊社会变

体 隐语的研究，其目标亦应如此。本章将对汉语隐语及其特

质、生成、分布和汉语隐语与共同语、社会群体、民族文化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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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以及汉语隐语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作简要论述。

第一节　　汉语隐语及其特质

隐语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特殊语言现象。根据现有资料记载，

人类语言中的主要大语种，都明显地存在着他们自己的隐语。如

果从人类社会实际的言语交际着眼，可以这样说，任何民族语言

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具本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隐语，任何社会、

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传承、创造、使用隐语的文化现

象。

在我国，隐语的历史十分悠久漫长。汉语中隐语的名称历来

很多，如：秘密语、黑话、暗语、方语、市语、杂语、查语、锦

语、俏语、切口、春点等等。人们对隐语并不十分陌生，古今典

籍对隐语的辑录、介绍与探讨亦并不鲜见。但是，究竟什么是隐

语？隐语具有什么内涵、外延和性质、特征？严格地说，人们对

它的认识还是较模糊的，它至今仍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。据统

计，在以往人们对隐语的认识探讨中，大致有以下观点：

斯托克认为：“‘ ’为哈特曼和 某

一地方社会或职业集团，尤其是社会下层特有的行话（

可替换术 （隐语、黑话）， （隐语、行话）。”语：

（按：以美国英语为母语的人习惯把 也理解为隐语，所以，

的可替换术语首先是

若热 穆 认为： （隐语、黑话）南（

是“指松懈的、亲昵的、通俗的、粗俗的形式。语言学术语则专

指一种社会集团的具有封闭性的用语。也指秘密语，即坏人、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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猾的 客、贩马人的用语。”

《辞海》认为：隐语“即‘黑话’，社会习惯语的一种。

旧时有的社会集团为避免局外人的了解而制造使用的秘密词

语 。

闻一多在《说鱼》中认为：“隐语古人只称着隐，它的手

段和喻一样，而目的完全相反，喻训晓，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

就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；隐训藏，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

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。”

高名凯在《普通语言学》中认为：隐语是指改了样子的

秘密语言，是为着从事某一种行业的人或某种团体的共同利益而

服务的，亦即所谓“黑话”或“同行语（”行话），但并非“行业

语”。

张永言认为：“隐语就是黑话。隐语是个别的社会集团为

了隐蔽自己以便进行特殊活动而创造的，它的特点是秘密

性 。

陈原认为：“特定的社会集团所制定的符号，往往不是语

言文字，而是一些记号、信号或者隐语。这些特约符号是为这个

社会集团的成员之间特殊交际活动所使用的，带有一定的秘密

性，大都是这个集团以外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⋯⋯黑社会用的特

定的暗语、切口、手势，也都属于以上所说的一类的语言或非语

言符号⋯⋯特定社会集团在一定语境下使用的黑话，虽然是有声

语言，但是同这个社会全体成员习惯用的交际工具 全民语言

完全不同，因此，这些黑话虽则是言语，其实却等于非语言

符号。”

王今铮等在《简明语言学词典》中认为：“隐语”即“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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喻、谜语和双关语。”

曲彦斌认为：“民间秘密语（或称民间隐语行话），是某

些社会团体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、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

要，而创制、使用的一种内部语言交际的，以循词隐义、诘譬指

事为特征的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符号体系，是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

现象。”

曹聪孙认为：“隐语是一种封闭型的语言变异现象，它

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秘密性⋯⋯就汉语的情况来看，隐语应该是词

的秘密语加上音的秘密语。

沈明认为：“什么是隐语？隐语是一个语言的变体系统，

它的本质特点是人为的秘密性。”

赵丽明在《隐语简论》等著述中认为：“所谓隐语即隐

蔽性的话语，是一种在自然语言基础上人为创造的特定性语言符

号，是相对于全民通用语言而带有封闭性的语言变体，是有意设

阻造成交际障碍的社会方言。隐语不仅包括封闭性很强的秘密语

（暗语、黑话）、行话等，也包括半封闭的委婉语、禁忌语；不仅

包括集团功利性极强的政治、经济方面的隐语，也包括人们日常

生活中出于美感需要的含蓄、诙谐的隐语。

以上各家观点，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对隐语所作的界定和解

释，但从中不难发现，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，即他们都强调

指出：隐语具有隐蔽性和封闭性；隐语最显著的特征是“秘密

性”。自然，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各自不同的认

识角度，以上诸说亦明显地存在着分歧，主要表现在：

第一，隐语外延的广狭。持“广义隐语”观者认为：隐语就

是把能够说明白的事物说得不明白，使其具有隐蔽性的一切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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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，如行话、黑话、避讳禁忌语、委婉语和隐喻、双关语，甚至

包括记号、信号、手势语等非语言符号。持“狭义隐语”观者认

为：隐语专指秘密社会群体组织创造和使用的一种封闭性的特殊

语言现象；就汉语而言，仅指词的秘密语和音的秘密语。

第二，隐语的属性。或认为：隐语就是语言，是人类各民族

语言所拥有的众多语言变体之一 特殊的社会变体。或认为隐

语黑话与记号、手势语一样，是“非语言符号”，不是语言。

应如何正确地界定、阐释隐语？我们认为，首先必须透彻理

解“隐语”二字的含义。所谓“隐语”，它必定属于语言的范畴。

而事实上，隐语本来就是一种由特定的人群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

背景下创造的、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交际使用的语言。因此，它

必须具备语言的基本属性。换言之，隐语是一种语言形式，它应

当是具有一定系统和一定规律的音义结合体，它应当在特定的语

言环境中具有交际工具的功能 同时，所谓“隐语”，它还必须。

具备“隐”的特征，即是说，凡称得上隐语者起码应当具备隐语

的特质“：隐蔽性”和“秘密性”。由此，可以这样说：

由于记号、信号、（包括旧时用于文书、契约上的署名符号

“花押”和所谓“典当书体”等类文字符号）和手势语等不是

“音义结合体”，是非语言符号，尽管它们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

秘密性，但是，它们不属隐语。黑话、暗语等一切秘密语，它们

不仅具有隐语的特质“秘密性”和交际工具的功能，而且它们主

要是由词和句子组成的、具有一定系统性和规律性的音义结合体

（对此，将在后面‘结构篇’各章节中详细论述），因此，它们是

语言，是语言众多变体之一的社会变体，而不是“非语言符号”。

毫无疑问，行话、避讳禁忌语、委婉语、隐喻双关语等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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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，但它们是不是隐语，还得看它们是否具有“秘密性”。以

行话为例，陈松岑在其《社会语言学导论》中说：“行话是社会

方言的一种，它是不同社群间的社会距离阻碍了交际而形成的。

行话这种语言变体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⋯⋯自然形成的行话

和故意说得让外行人听不懂的话应加以区分，后者叫着‘隐语’。

帮会组织、流氓、盗贼集团常常用隐语作为联络工具。 如” 当

今影视业行话“蒙太奇”“、定格”；医药业行话“罗音”“、心律”

等，它们只是各行业的独特用语，不具秘密性，因此只能算做是

“专业术语”而非“隐语”，但旧时游艺娱乐业行话如“立打靶”

（看西洋镜）“、彩门子（”变戏法捣鬼的机关）“、挂活（”变戏法

时身上藏东西）；旧时医药业行话如“搬弄啃（”制造药品）“、搬

弄里腥啃”（自己亲手做假药）等，则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组织为

求隐蔽而在内部使用的秘密语，自然应当属于隐语。可见，并非

语。只有当行所有行话都是 话具备了隐语的特质“秘密性”，

才可以将其视做隐语。

大概分歧最大的问题应是避讳禁忌语是否算隐语，因为，一

些语言学家从修辞的角度将避讳禁忌语称做“委婉词语”，如陈

原先生说：“当人们不愿意说出禁忌的名物或动作，而又不得不

指明这种名物或动作时，人们就不得不用动听的（好听的）语词

来暗示人家不愿听的话，不得不用隐喻来暗示人家不愿说出的东

西，用曲折的表达来提示双方都知道但不愿点破的事物 所有

这些好听的、代用的或暗示性的语词，就是委婉语词。’，不过，

问题并非这样简单。避讳禁忌语的生成原因本身很复杂，其种类

也并非这样单一。避讳禁忌语中有委婉词语，但是，并不是所有

的避讳禁忌语都是委婉语词。其实，换个角度看，就生成缘由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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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隐语黑话本身便是一种语言禁忌形式，很多隐语黑话最初就

是为了回避禁忌他人（非集团内部人或集团内的敌对者）知晓，

为求隐蔽保密而产生的。对此，布龙菲尔德说：“尤其是有些小

集团，他们总是和广大群众隔离，因此说一种显然有特色的言

语。所以，水手往往说一套自己特有的非标准英语，流浪汉和某

些匪徒也有许多他们自己的言语形式，马戏班和其他江湖卖艺的

人也是这样。在说非标准德语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，在某些

地方的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，语言形式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某个

特殊集团跟所属的社团中其余的人不和，就会利用自己的言语特

点作为暗语，好比说英语的吉卜赛人就是如此。在许多国家里，

犯罪的人都造出了许多这一类的暗语。 可见，人类很多暗语

黑话都是产生于避讳禁忌这一文化习俗的。在汉语中，由敬畏而

生禁忌，由禁忌而生隐语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如：过去浙南地区的

采菇人，在每次进山采菇前，都要按生产习俗举办许多崇奉祭祀

神灵的活动。在山魈殿祭祀时按习俗不供酒肉，但又害怕山魈知

道，因此，便创造了一些相关的民俗禁忌语，即采菇人使用的当

行隐语。例如，称“香菇”为“香老”“，猪肉”为“歪老”“，吃

饭”为“戽添”“，稀饭”为“平碗”“，本地人”为“蛮儿”“，女

人”为“尖登”⋯⋯再如，过去广大的矿工渔民、商贩工匠、戏

曲艺人等，为谋生获利，或长年生活在矿山湖海，或四季奔波于

市井山乡，常与危险相伴，与欺诈相随，为避免自然的灾厄危害

和人世的尔虞我诈，便自然会形成各行各业众多的禁忌习俗，再

由此而产生名目繁多的行业隐语。 另外，在人类固有的讳俗避

秽、趋雅求洁心理的驱导下，全人类各民族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

禁忌习俗，由此而产生的各类隐语更纷繁庞杂、不胜枚举。其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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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以性生殖隐语数量众多，表现力丰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至此，

可以说，凡具有隐语特质“秘密性”的避讳禁忌语都应视做隐

语。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：隐语是人类社会全民语言或地域方言在社

会层次上的变体，是附着在全民语言或地域方言系统上的一个子

系统，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变异现象。隐语指人们为隐蔽自己（保

守群体秘密，维护集团利益等），为避讳禁忌而创造使用的一切

秘密语。“秘密性”是隐语最根本的特质。

注释：

哈特曼和 斯托克《语言与语言学词典》，黄

长著、林书武等译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

穆南若热 （

《辞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

张永言《词汇学简论》，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， ，第 页。

陈原《社会语言学》，学林出版社， ，第

页。

曲彦斌《中国民间隐语行话》，新华出版 页。社， ，第

曹聪孙《汉语隐语说略 一种语言变异现象的分析》，载《中

国语文》 年第 期。

沈明《现代隐语的社会语言学的考察》，载《民俗研究》

年 期。第

宋永培、端木黎明《中国文化语言学词典》，四川人民出

版社， ，第 页。

美 布龙菲尔德《语言论》，袁家化等译，商务印书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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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页。

刘兴均、郝志伦《中国禁忌百科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

第 页。

第二节　　汉语隐语研究的对象、意义及方法

综观古往今来人类语言研究的悠久历史，众多流派，无论什

么时代，什么流派对语言的研究，几乎都是在对该语言总的看法

上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，总是在对该语言各种属性及各种关系的

清醒认识上决定自己多维视野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，从而形成

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。如果研究主体对其研究对象心中无数，如

果研究主体对其研究工作的意义认识模糊，那么，就很难确定科

学的研究方法，整个工作便无法进行。

一、汉语隐语的研究对象

如前所述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而复杂的社会现象，而隐

语作为民族语言的社会变体，更是一种既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现

象，因此，它主要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。在隐语的研究过

程中，势必涉及到隐语与特定社会和特定民族文化的种种关联，

诸如：隐语与社会政治经济、隐语与社会群体组织、隐语与民间

风俗习惯、隐语与社会价值观念、思维模式、心理态式等等隐语

与社会结构、隐语与民族文化共变的复杂关系。

但是，隐语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，是具有一定系统性和

规律性的音义结合体。因此，对其特殊的语音构造的研究必然要

联系到语音学，对其特殊的词汇现象的研究必然要联系到词汇

学。虽然，一般而言，隐语没有自身独具的一套有别于共同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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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法构造，它与语法学的联系不太紧密，然而，在对其结构方式

进行研究时，也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联系到语法学。另外，隐语作

为供特定集团和特定群体内部使用的交际工具，对其在特定语境

中使用状况的研究，必然还会涉及到语用学。

二、汉语隐语研究的意义

隐语有何研究意义？隐语是否有研究价值？这大概是一般人

从未注意、从未思考过的问题。就是在语言文化界，这也是一个

颇有争议的问题：不少人从社会学、文化学的角度视之，认为隐

语只不过是特定民族文化中的“亚文化”现象，它不仅没有占社

会主导地位的“主文化”那样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，而且隐

反社会集团所语中的不少“黑话”还属于“越轨亚文化” 特

有的文化现象，因此，隐语研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，没有多大的

社会文化价值。一些人从语言学的角度视之，或认为隐语只不过

是民族共同语或地域方言的一种社会变体，其通行的空间极其狭

窄，其使用的主体也极其有限，因此，隐语没有什么研究意义。

或认为隐语本身就不是语言，只不过是对民族共同语的扭曲，是

对共同规范语言的破坏，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和意义的。这些，

也正是迄今为止，一些隐语探讨者往往仅局限于对汉语隐语作简

要介绍或局部探讨，而很少有人对其作全方位系统研究的主要原

因。

其实，隐语是人类任何社会、任何民族都客观存在的一种特

殊语言文化现象。如 所述，隐语无论与社会结构、民族文化，

还是与其赖以生成的民族共同语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。

因此，广泛搜集古今汉语隐语，结合其产生流行时代、地域及社

会文化背景，对其作多维视野的系统研究，如：着重探讨其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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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会文化环境，分析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走向，廓清其内外结构

的基本规律，等等，对科学系统的认识、透析这一特殊语言文化

现象，对全面深入的了解，洞察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、民俗民风

等文化积淀，从而促进社会语言学、汉语词源学、汉语词汇学和

社会学、民俗学等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，都具有不容忽视的

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。具体可归纳为：

第一，正确认识汉语隐语，促进汉语及各相关学科的发展。

汉语隐语是汉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体，是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部

分 社会方言，其生成流变，其交际功能等都是以共同语为基

础，赖共同语得以实现的，它不能游离或超越共同语而孤立存

在。同样，全民共同语的研究也不能忽视隐语，没有理由撇开隐

语，要像历来汉语史研究者十分重视地域方言那样认识隐语对全

民语言的意义。隐语作为“音义结合体”的语言符号，它对民族

共同语“音、形、义”的价值取向，是它与共同语的内在联系机

制。通过它，不仅可以对隐语本身有更准确的认识，同时也能拓

展汉语研究的视野，延伸汉语研究的领域，使汉语及各相关学科

的研究更全面，更系统，更科学。

第二，洞察社会生活，领略民俗文化。陈原先生在《社会语

言学》中指出：“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变化，特

别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一语汇一的变化，去探究社会生活的图

景和变动，从而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，这应该是社会语言学

的艰巨而又极有意义的任务。” 事实正是如此，古今中外，许

多著名的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民族学家、历史学家，他们在研

究人类社会生活现象时，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时，都

曾或多或少地，不同程度的将语言作为其研究的宝贵资料，并由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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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而取得丰硕成果。如被马克思、恩格斯高度赞扬的美国文化人

）及其不朽类学家摩尔根（ 巨著

《古代社会》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是因为，社会生活中任何变化都

会或隐或显地在语言中有所反映，语言就是观察社会生活的一扇

窗户。隐语作为民族语言的社会变体，作为供特定社会集团和社

会群体内部使用的交流工具，它运载着丰赡而神秘的社会文化信

息，透过隐语这扇窗口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仅有特定社会结构

中的政治经济，更有特定群体，尤其是中、下层文化形态中那五

彩缤纷的民风民俗。

第三，提高文艺创作和阅读欣赏及各相关方面的能力。文学

是语言的艺术，高尔基说：“一个作家、艺术家对于我们丰富的

语言的全部词汇必须有广泛的认识。 汉民族语言宝库中有取

之不尽的语言词汇，其中也包括全民语言的社会方言 隐语行

话。任何优秀的文学艺术家都应是善于利用全民语言的语言大

师，他们都要从语言宝库中选择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语汇来反映社

会生活，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。那么，怎样选择利用社会方言

呢？显然，隐语研究对解决这一问题是不无帮助的。同样，在阅

读欣赏文学艺术作品时，隐语研究也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品中

的社会方言。另外，在阅读历史书籍时，常常会碰到一些社会方

言。如阅读“太平天国”“、天地会”等的有关史料“，我们如果

对于其中个别词语的意义理解错误，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对

于全文产生误解，对于史实产生误解。 不言而喻，隐语研究

对解决这方面的困难是具有实用价值的。

第四，了解犯罪活动，提高反犯罪的能力。至于对广大常与

地下秘密组织、黑社会团伙等犯罪群体打交道，应该了解、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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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、掌握有关隐语黑话知识的刑侦、公安、检察、法律等工作人

员，隐语研究的意义自然更为显豁。

三、汉语隐语的研究方法

基于对上述关于汉语隐语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意义的认识，

我们认为，尽管一百多年来，人类语言学界有关语言研究的学派

众多：自然主义学派、唯美主义学派、社会语言学派、结构主义

学派、观念主义学派、机构主义学派、转换生成学派、功能主义

学派⋯⋯林林总总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但概而言之，在研究手法上

不外“描写”与“解释”两大派别。换言之，不外乎两个或侧重

于语言物质形式的描写，或侧重于语言内在意蕴及社会文化功能

阐释的派别。尽管隐语是侧重于解释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，

隐语研究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，但是，在汉语隐语研究

方法的取向上，则应采用“解释”与“描写”紧密结合，互为补

充的研究手法。即是说，既要对汉语隐语与其后面的社会历史大

背景，与其植根的民族文化厚实底座等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作

系统、科学的阐释，又要对汉语隐语与其赖以生成、运用的民族

共同语之间的血肉关系，以及隐语自身的外在物质形式作具体、

详实的描写。在汉语隐语的研究上，必须摒弃单纯的描写或单纯

的解释，任何欲将两者截然分开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，不可取

的。汉语隐语研究的这种价值取向，是由汉语隐语既是特定社会

群体的特殊交际工具，又是特殊的社会文化载体，既具有语言的

结构性（指特定语义与特定语形相结合的存在状态），又具有浓

郁的人文性（指在语言结构中呈现出的一种内蕴的、观念的、附

着性的文化属性）这一双重特质所决定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近现代一些社会习惯语研究者，或由于受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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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观念的影响，片面认为描写只是科学主义、形式化的东西；或

出于对汉语隐语的偏见，认为汉语隐语是对共同语的扭曲，在外

在结构形式上毫无规律可言。故而，在汉语隐语的研究中，由于

科学的描写被忽略了，定量的分析未得到重视，在对汉语隐语的

解释过程中，就难免出现空泛而欠具体、任意而乏严谨、零碎而

不系统等不足。其实，描写并非仅仅属于对语言外在形式的研

究，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客观事物作科学而精确的说明。即是说，

对客观事物的内涵、本质、规律等作具体详实、条分缕析、科学

准确的阐释也是一种描写。而在偏重于解释的社会语言学、文化

语言学研究中，描写也已经被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是一种极

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。因此，语言研究中，描写与解释的辩证统

一，就如语言的结构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一样，两者是不能截

然分开的。至于汉语隐语在外在形式上所特有的一定规律性、系

统性以及可描写性，本书将在“结构论”中详述。

注释：

陈原《社会 页。语言学》，学林出版社， ，第

转引自张永言《词汇学简论》，华中工学院出版社， ，第

页。

史式《太平天国词 页。语汇释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 ，第

第三节　　汉语隐语的生成

隐语的生成原因是十分复杂的，既有外部社会的因素，又有

语言本身的客观因素，还包括使用语言者的主观因素。隐语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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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语言和地域方言的社会变体，其生成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特征

密切相关，其生成必须植根于特定社会为其提供的生成土壤。隐

语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环境中的交际工具，其产生必须

适应特定社会群体的心理及生活需求，换言之，主体的需求是隐

语生成的首要条件。隐语作为以词或句子为主的音义结合体，其

生成自然还要受语言内部规律的制约，即其在物质形态方面必须

依赖于全民语言或地域方言为其提供的一切条件。

一、社会条件

现代社会语言学家以研究“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”为其重

要的命题，以研究“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”为其终极目的。认

为：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时，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

随之而发生变化，是社会变化为语言提供了发展变化的条件。隐

语本身就是全民语言和地域方言的一种社会变体，因此，它的生

成总是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。

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，可

谓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一次巨大变动。就是这次社会大变动，为

太平天国众多军中隐语的生成提供了机遇。据清朝统治者编纂的

《贼情汇纂》记载“：逆贼皆两粤剧盗党与，其屯啸聚，畏官司缉

捕，不敢公然用枪炮火药，如洋装云云者，皆盗中之隐语也。逆

贼沿其习，群下口熟，现已不能改易⋯⋯宜乎军中俘得伪文书，

读至终篇，反复详审，仍不知所作何语，及所制所需为何物也。”

又据简又文在《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卷一》中说：“太平军中隐语

术语甚多⋯⋯”太平天国起义于西方文化不断渗透影响我国的近

代社会。特殊的社会形态，使太平天国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

起义，太平天国奉上帝教为国教，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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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政府。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革命形式的变化，这一切都是太平

天国军中隐语生成的社会因素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我国山西夏县（中条山麓）沦陷区的人

们，不甘侵略者的奴役，为反抗日伪政权，就曾创造使用隐语进

行联络交流。例如，当时伪政权命令召集青壮年，鸣锣者就用日

伪不懂的隐语喊“：行齿（乡亲们）！流紧齿要乃齿了（鬼子要抓

人了），代消（赶紧跑）！”据说，这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

使用的特殊交际工具，在当时的沦陷地区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
就是在现代社会，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、

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社会急剧变革时期，早年看似消失的隐语黑话

在社会上又重新抬头。据调查，在一些犯罪团伙中，隐语黑话正

不断生成流行，如在盗窃拐骗团伙中，称单个行窃为“干勇”，

抢为“洗”，骗来的妇女为“暗货”，拐来的妇女为“明货”。在

商业诈骗团伙中，称骗为“吊”，称欺骗说服客户的技术为“话

术”，与客户谈判为“洗脑”。

总之，一切隐语的生成都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特定社会。

二、主体需求

人类任何工具都是为主体的需求而创造的，作为人类社会的

重要交际工 语言，也是如此。如果说，社会变化为语言的具

变化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，那么主体的需求则促使语言的生成

使用成为现实。这在隐语的生成与使用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汉语

隐语的生成途径千汇万状，其使用情况也纷繁复杂，从主体需求

的角度审视，可归纳为以下三类：

为保守组织内部机密而生成使用的集团隐语。大凡民间

秘密社会组织都具有用以维护其组织存在，约束其成员言行的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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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纪律。这些戒规纪律与隐语一样，都有极高的秘密性，因此，

一切秘密社会组织大都会创造和使用最适合各自需求的隐语，作

为他们用以保守内部机密、协调内外关系、识别同行身份、维护

本集团利益的重要交际工具。

在中国民间秘密社会组织中，以“反清复明”为宗旨而颇具

影响的清季“天地会（”又称“洪门”“、三点会”“、三合会 就

是这样一个创造和使用了大量隐语的组织。据孙中山先生在《建

有志竟成》中说：“洪门者，创国方略 建于明朝遗老，起于康熙

时代⋯⋯以‘反清复明’为宗旨，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。然其

事必当极为秘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觉也。⋯⋯故洪门之拜会，即

以演戏为之，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。其传布思想，则以不平

之心，复仇之事导之，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。其口号暗语，则

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，远而避之者

也。”于此可见“，天地会”的“口号暗语”即是出于保守内部机

密，防避“政府之察觉”的主体需求而创造使用的集团隐语。

至于为“识别身份”而创造使用隐语的情 清稗类况 钞在

会党类》中有记载：“三合会员猝遇素不相识之人，欲操探其是

否是同党兄弟，辄用许多言语为符号。此外，尚有以茶碗，烟

管，鸦片管及种种器物授之，观其接受之状态，以试其确实与

否。”此类隐语，最为大众熟悉的还有《林海雪原》中那段描写

杨子荣与土匪的对话“：蘑菇，溜哪路？什么价？（”什么人？哪

儿去？“）紧三天、慢三天，怎么看不见天王山？（”走了九天，也

没找到哇“）野鸡闷头钻，哪能上天王山！（”因为你不是正牌的）

“他房上没有瓦，非否非，否非否。（”不到正堂不能说，徒不言

师讳）


